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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以牌称调”考论

王琳夫

摘　 要：“以牌称调”最早发生在明中期，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牌名”是明清两代学者固定使用的专
有名词，本义是骨牌名。骨牌名与曲调名用词趋同，在酒令游戏的过程中引申为调名。“词牌”“曲牌”是“牌名”的衍生

词，实际流行的时间较晚，“词牌”又晚于“曲牌”。“以牌称调”的根本动因是表达需要，人们缺乏专门用来表示南北曲乐

调的名词，所以“曲牌”一词更容易被曲学家接受。“词牌”被引入词学研究也是由于在一些民国学者眼中“词调”是指宫

调，“词牌”的说法能够减少歧义。调牌是词曲学的核心，相比“曲”“调”等泛用语，“牌”这一专有概念更能展现文体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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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牌”“曲牌”分别代指宋词、南北曲的曲
调，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常用语。围绕这两个词

有很多争议，尤其是“词牌”的说法，由于不能在

唐宋时期找到史料支撑，常有学者质疑这种说法

不如使用“词调”规范。核心问题在于：为何“牌”

的字义与音乐无关但却能代指曲调？“词牌”“曲

牌”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由“词牌”引发的争议与困惑

用“曲”“调”这样的词来表示乐章由来已久，

是字书中能够查见的“本义”。《说文解字注》释

·１５４·



词曲“以牌称调”考论

“曲”：“乐章为曲，谓音宛曲而成章也。”（许慎

６３７）释“调”：“‘调’龢也，‘龢’各本作‘和’。
［……］‘和’本系唱和字，故许云‘相应’也。”

（９３）而“牌”字的字形在字书中最早见于《玉
篇》，意思是“牌牓”，《广韵》《集韵》乃至《康熙字

典》等古代字书的解释也相差不远，都和音乐没

有任何关系。“牌”为何可以指代曲调本身就是

一个很使人困惑的问题。

近年来，“词牌”作为学术用语的规范性经常

受到人们的质疑，使“以牌称调”的溯源问题变得

愈发迫切。学界对于用“曲牌”表示南北曲的曲

调几乎没有异议，但对于用“词牌”来表示宋词的

曲调却有很大分歧。一方面是有大量教材、文学

著作、学术著作使用“词牌”的说法。多种版本的

小学语文课本中都将“词牌”或“词牌名”作为文

学常识介绍。以古籍文献整理著作为例，杨镰主

编《全元词》校语共使用“词牌”一词 １１３ 次，书末
另有“词牌索引”；贺严、高书文评注《本事词》在

注释中共使用“词牌”一词 ７１ 次。另一方面，有
不少学者更倾向于使用“词调”，认为“词牌”的说

法不够严谨。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与《全元

词》一样都是断代总集，全书皆统一使用“词调”，

书末附“词调索引”，完全不使用“词牌”一词。马

兴荣等《中国词学大辞典》言：“唐宋时无词牌之

称。明清时因曲调名曲牌，故词调亦称词牌。”

（７）吴熊和《唐宋词通论》全书都没有提到词牌。
田玉琪则在《词调学研究的学术空间》一文中鲜

明地主张应淘汰“词牌”的说法：

用词牌指称词调，从词调学研究的

角度来看，并不严谨规范，从调名学的角

度来看，也不科学，较为随意。我们知

道，唐宋金元时期，只有词调并没有词牌

的说法。［……］词牌之名，是伴随曲牌

之名而产生，它的出现与词调音乐的亡

佚有关，有其产生合理性一面。［……］

散曲、戏曲之“曲牌”固然只能称“曲

牌”，因有“曲”字，不失“调”性，而“词

调”如称曲牌，其音乐性的“调”性从名

称上便失去。词牌之名，应考虑淘汰。

（８０）

主张使用“词调”淘汰“词牌”的原因归纳起

来有两点：第一，“词牌”的说法唐宋时期没有，所

以没有学术渊源，不宜使用；第二，“词牌”由“曲

牌”而来，既不能表现词的独立性，也不能表现出

词的音乐属性，所以不宜使用。

这些说法描述出了一些很值得关注的现象。

“词牌”这种说法在唐宋时期史料中确实是没有

的，不仅如此，在明清史料中其实也很少见。检阅

唐圭璋《词话丛编》，只有“贾文元玉词牌”一则有

词牌字样，而原文又言“未审即玉牌所刻否”

（４５４６），“玉词牌”指刻有词的玉牌，并不是表示
曲调的“词牌”。葛渭君《词话丛编补编》民国以

前的部分只有“渔洋词话”中“词牌改名”（７３９）一
则，这一则其实也是编者自撰的题目，王士祯《古

夫于亭杂录》原书是没有的。邓子勉《明词话全

编》连带前言在内，“词牌”一词共出现 １１ 次，都
是编者的注释。冯乾《清词序跋汇编》全书仅有

《味闲堂词钞序》《金霞山馆词钞自叙》两处提到

“词牌”，作者吕鉴煌、吴梅都已经是晚清民国时

人了。

这两条理由其实并不充分。古人不用不意味

着今人不能用，其实唐宋时人同样也很少用“词

调”这种说法。《碧鸡漫志》没有“词调”的说法，

其中的“调”大多是指宫调，表达“词的乐章”含义

时使用的是“曲”“曲名”。《教坊记》单有“曲名”

一节，《词源》中“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

（唐圭璋 ２５８）亦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简单地
说“词牌”是从“曲牌”而来，那么“曲牌”又是从

何而来？关键是要找到产生“以牌称调”现象的

缘由。

二、“牌名”一词是问题的关键

前面提到明清时期人们也很少使用“词牌”

的说法，这似乎与人们的印象不符。原因在于，明

清时人确实已经有“以牌称调”的习惯，但人们在

指代曲调时真正使用的名词不是“词牌”“曲牌”，

而是“牌名”。今天我们经常提到的“词牌名”“曲

牌名”并不是“词牌”的名字、“曲牌”的名字，而是

词的“牌名”、曲的“牌名”，都是“牌名”的衍生

词。“牌名”才是明清以来固定的、通行的专有名

词。可见“牌名”一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明清的曲家、词家使用的皆是“牌名”一词。

王骥德《曲律》早已言明：“曲之调名，今俗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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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４２４）沈璟《南九宫曲谱》载：“一个牌名，
做二曲，或四曲、六曲、八曲，及两个牌名，各止一、

二曲者，俱不用尾声。”（卷三 ５）【芙蓉红】注：
“牌名中‘红’字取朱奴儿之意也。”（卷四 １０—
１１）全书俱用“牌名”一词，此外别无“曲牌”“词
牌”之说。沈宠绥《度曲须知》全书共使用“牌名”

一词 １１ 次，如“有牌名而谱或莫考”（６５６）、“何以
一牌名止一唱法”（６８４）等，亦没有“曲牌”或“词
牌”的说法。许宇《词林逸响》：“牌名与【夜行船

序】同”（５９０），“旧谱牌名【雁鱼锦】”（６７２）。王
正祥《京腔谱》：“整牌名存之”（３９５），“载牌名之
下以便追溯”（４４０）。焦循《剧说》：“长短既有定
数，牌名亦有次第。”（６０９）刘熙载《艺概·词曲
概》：“曲套中牌名，有名同而体异者。［……］牌

名亦各具神理。”（５８８）这些曲学研究名著中皆用
“牌名”一词，此外皆没有单独使用“词牌”“曲

牌”的情况。

词学著作里使用的同样也是“牌名”。例如

万树《词律》《满园花》下注：“此调既与前调牌名

相似，而句法亦多相合。”（３０）书中共使用“牌名”
一词三次，并没有“曲牌”“词牌”的说法。江顺诒

《词学集成》：“盖《湘月》与《念奴娇》字句虽同，

业已移宫换羽，别为一调，非如《红情》《绿意》，仅

取牌名新异也。”（５５）汪汲《词名集解》：“唐崔令
钦《教坊记》及《宋史·乐志》所录宫调牌名不可

枚举。”（序 １）如果“牌名”一词是“词牌”“曲牌”
的简称，没有所有人都取简称而从不使用“正名”

的道理。

“牌名”一词又衍生出了很多新的名词。例

如“乐府牌名”，于振《清涟文抄》：“无所为乐府牌

名者。［……］有近于乐府牌名矣。”（４８９）杂剧
《女状元》中也有这样的用法：“其乐府牌名就用

【北江儿水】。”（徐渭 １２０９—１２１０）例如“歌曲牌
名”，查礼《铜鼓书堂遗稿》：“《桂枝劈玉》《打枣

竿》均歌曲牌名。”（１２６）还有如陈维崧《湖海楼全
集》中称“南北曲牌名”：“万红友养疴僧舍，暇日

戏取南北曲牌名为香奁诗三十首。”（３８１）《清文
献通考》中称“戏曲牌名”：“如城隍庙贤良等祠并

用戏曲牌名鼓吹。”（嵇璜 ６）这些都能证明“牌
名”一词才是明清时期表示曲调时固定的“词

根”。

“牌名”的衍生词中使用最多的还是“曲牌

名”。要强调的是，“曲牌名”一词还有广义、狭义

之分，狭义的“曲牌名”与“词牌名”对应，指与唐

宋词不同的南北曲，而广义的“曲牌名”是所有词

曲“牌名”的统称，其含义更接近于“歌曲牌名”。

直到民国时期仍有很多学者使用的是广义“曲牌

名”。在溯源问题上，广义“曲牌名”和狭义“曲牌

名”是不能混淆的。

明清史料中也偶有单独使用“词牌”“曲牌”

的特例，但数量很少。使用“曲牌”的情况多是在

连续使用“曲牌名”这个词时将“曲牌名”简称为

“曲牌”。使用“词牌”的情况如孔传铎《红萼轩词

牌》，但这里的“词牌”并不是词调的意思。《红萼

轩词牌》的序言名“诗余牌引”，故此书又叫“诗余

牌”。“词牌”“诗余牌”不是与“曲牌”对应，而是

与“诗牌”对应。“诗牌”是写着诗的卡牌，其形制

如王良枢《诗牌谱》所言：“牌六百扇，广六分，厚

一分，以一面刻字，一面空白，其字声平仄以朱墨

别之。”（５２）孔传铎这个“词牌”就是写着词的酒
牌，其自序有言：“又别制词牌，取其便于觞政。

为调凡百二十，皆取调不聱牙，词堪击节者。”（１）
另外，《西游记》中也有“词牌”的痕迹，但实际上

应断为“这一首词，牌名《南柯子》”（吴承恩

６０８），“这一篇词，牌名《临江仙》”（７４８），使用的
还是“牌名”一词。

综上所述，在表达使用固定曲调填词的词、曲

等艺术形式的乐曲名及背后代表的乐曲的时候，

明清人使用的是固定的专有名词“牌名”。所以

说“词牌”并不是从“曲牌”而来，“词牌”“曲牌”

分别是“词牌名”“曲牌名”的简写，而“词牌名”

和“曲牌名”又都是从“牌名”这个词衍化而来，

“牌名”是“词牌”的命名根源。

三、“牌名”的本义是“骨牌名”

以“牌名”称曲调的情况是从明中叶开始的，

为什么在明人眼里“牌名”可以代指曲名呢？用

“牌名”一词来代指曲名，使用的是“牌名”的引申

义，“牌名”的本义是骨牌牌式的名称。骨牌游戏

在明代极为流行，“牌名”的本义人尽皆知，是不

需要解释的。从“牌名”一词上溯，就基本排除了

“以牌称调”除骨牌名外还有其他来源的可能性。

骨牌又称“宣和牌”，这种牌每张上有黑白点

数，和牌组成的牌式有固定的简称，这个称呼就是

牌名。明清时期还有不少牌谱，牌谱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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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记录不同和牌的搭配方式以及这些搭配方式

所对应的“牌名”。“牌名”的命名与牌式的点数、

形态有一定的关系。瞿祐《宣和牌谱》言：“有会

意者，有即景者，有象形者，有纪数者，有谐声者，

有比色者。如‘六宫丝管’为不同，‘异代风流’为

八单，取之意也。么二三为春，四五六为夏，取之

景也。三为柳为雁，五为梅为云，取之形也。二为

两京，三为三月，取之数也。六为绿，取之声也。

四为红，么为白，取之色也。”（１）三字牌名例如
“昼夜停”“雁衔珠”“梅梢月”；四字牌名有“观灯

十五”“寒雀争梅”“五岳朝天”等；五字牌名有

“二士入桃源”“霞天一只雁”“花开蝶恋枝”等。

可以清楚地看到，牌名与唐宋以来的曲调名非常

像，甚至有一些骨牌名与曲名完全相同。例如骨

牌名中有“一枝花”“鱼游春水”“金菊对芙蓉”，

关汉卿有《一枝花·不伏老》，张元干有《鱼游春

水·芳洲生苹芷》，辛弃疾有《金菊对芙蓉·重

阳》，牌名与唐宋以来的曲调名完全相同。要强

调的是，这种相同并非来自相互借鉴，而是有着各

自独立命名逻辑的“不约而同”，这种“不约而同”

是导致后来两者概念混淆的根本原因。

用词趋同是骨牌名引申为曲名的根本原因，

而促成这一过程的核心环节是酒令游戏。骨牌

名、曲名在当时的酒令游戏中经常并用、混用，使

“牌名”的含义逐渐由“骨牌名”衍伸为“曲牌

名”。明代以来酒宴流行的谜语、集名、接龙游戏

都会同时使用到骨牌名和曲名。冯梦龙《太霞新

奏》卷一“集杂剧名”言：“凡集曲名、牌名、花名、

药名作词，须以己意镕化点缀，不露痕迹，方为作

手。”（《太霞新奏》４）其《挂枝儿》又言：“凡以曲
名、牌名扭捏成篇者，俱无足采。”（《冯梦龙民歌

集三种注解》１０７）这些和“曲名”并称的“牌名”
指的即是骨牌名。凌濛初《南音三籁》也有类似

的表述：“集名之作，如集药名、集牌名、集杂剧名

之类。”（２４７）
明清史料中“曲牌名”与“骨牌名”并称的案

例还有很多。《群音类选》中录有【北新水令】两

套，集曲牌名一套：“销金帐里峭寒添，骂玉郎絮

叨叨千遍。小桃红人不见，空辜负赏花天。”（胡

文焕 １７４９）集骨牌名一套：“雪消春水恨流东，顺
水鱼儿我偏难共。断么何处觅，绝六甚时逢。”

（１７５１）《坚瓠集》载：“用骨牌名隐天干云：一枝
花，卑人一点不容夸［甲］，梅梢月似钩，空把郎心

挂［乙］，火烧眉，一人在内恨冤家［丙］。［……］

用曲牌名隐地支云：好事近，半夜女儿生［子］，更

漏子听鸡鸣［丑］。”（褚人获 ２０）《红楼梦》第六
十二回：“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

名，一句曲牌名。”（曹雪芹 　 高鹗 ８５１）杂剧《夭
桃纨扇》很生动地描绘了使用曲牌名进行酒令游

戏的场景，最后从曲牌名引到了骨牌名上：

【生】小弟曾闻古来酒令，有拆白道

字，续麻顶真，还是那一椿好。【旦】就

是顶真令最好。【净】石兄说起。【生】

占先了，今日赏花，小弟就说个【赏宫

花】，以后都把曲牌名顶去。【旦】奴家

说个【花心动】。【净】我说个【洞仙

歌】。【旦】说差了，不是这个“动”。

［……］【旦】奴家是【女冠子】。【净】我

是“紫燕穿帘”。【旦】一发说到骨牌名

上去了。（沈泰 ５）

通过民间无数这样的酒令游戏，“牌名”的含

义逐渐由骨牌名引申为曲名，如王骥德所言，以

“牌名”称曲名是当时的“俗称”。而通过这样的

引申过程得到的“曲牌名”一词，其含义是指所有

歌曲“牌名”，并不是我们现在特指南北曲的、与

“词牌”相区别的“曲牌”。

还要辨析、强调的是，骨牌的流行时间与“牌

名”一词在词曲著作中使用的时间是完全一致

的，都是从明中后期开始的。有史料言骨牌始创

于宋宣和年间，所以称“宣和牌”，这其实是书商

的攀附之说，不可依据。清陈元龙撰《格致镜原》

载：“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设牙牌三十二扇，共

记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至

宋高宗时始诏如式颁行天下。”（１）宋元史料中没
有见到任何有关宣和牌的记载，提到骨牌称宣和

牌的史料最早就是在明代。瞿祐《宣和牌谱》是

已知最早流传开的称“宣和牌”的牌谱，实是伪托

之作。乔光辉等《〈宣和牌谱〉瞿佑作辨伪》认为

此谱是伪书，作伪的原因是“高额利润引起书商

的兴趣”（２５），其说良是。吴凯《中国社会民俗
史》亦言：“这种说法将骨牌的形制与天文、地理、

人伦、道德、节物、器用等等一一印证。［……］显

然都是牵强附会之辞。”（１９５７）《宣和牌谱》称名
“宣和”只是仿照《宣和书谱》《宣和画谱》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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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于售卖，实际上这种说法连明人自己都不敢

相信。明张自烈《正字通》载：“牙牌，今戏具，俗

传宋宣和二年。［……］高宗时诏如式颁行天下，

今谓之骨牌。然皆博塞、格五之类，非必自宣和始

也。”（４４）
另外，骨牌是民间非常流行的游戏，吸纳骨牌

名的也不仅仅是词曲。明代王汇征《壶谱》为投

壶游戏的图谱，不同中矢式样有不同的叫法，其中

“五岳朝天”“洪范九畴”二名皆注“取牌名”“借

牌名”，都是从当时流行的骨牌游戏中借用的名

字，这里也可以看出“牌名”一词的本义正是骨

牌名。

“牌名”的本义是骨牌名，由于骨牌名与曲名

用词趋同，在酒宴游戏的过程中引申为调名，成为

明清时人代指词曲调名的专有名词。另外，前文

已言，明清时人使用“牌名”一词是不区分词、曲

的，原因也在于此。从“骨牌名”引申为“曲牌名”

只是借用曲名进行游戏，无论是唐、宋、元、明，什

么时期的曲名对于使用曲名进行集名游戏来说，

功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区分对待。

四、“以牌称调”在近现代学术中的新变

接下来的问题是：“牌名”是如何演变为今天

习用的“词牌”“曲牌”的？虽然“词牌”“曲牌”都

是从“牌名”而来，具有相同的演变逻辑，但这两

个词事实上被人们接受的时间、程度却有差别。

“曲牌”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间更早、程度更高，

导致很多学者认为“词牌”是从“曲牌”而来。

“曲牌”更早被人们使用的原因很好理解。

“词调”可以表示宋词的曲调，但“曲调”是泛用

语，用来表示南北曲乐调有很大歧义。实际上，从

南北曲与宋词分界起，曲学研究就没有一个能够

用来专门表示南北曲乐调的名词，所以明代曲学

名家王骥德、沈璟等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牌名”

这种俗称。明清词人使用“牌名”一词只是偶用，

而曲学研究者却是没有其他选择，不得不用。

“曲牌”这个由“牌名”演变来的词也更容易被曲

家接受，直到今天也没什么争议。

“词牌”则完全不同，词学研究者早已惯用

“词名”“调名”“词调”这样的说法，改换用词存

在一定的阻力。最早大范围使用“词牌”的是晚

近以来的报刊、小说。当时报刊上广泛刊载的集

名游戏、谜语酒令普遍使用了“词牌”一词，“词

牌”之说借助报刊得以广泛传播。上海图书馆

《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近代报刊中共有涉及“词

牌”的篇目 １２５ 种，其中“集词牌”“嵌词牌”创作
诗词、对联的有 １０６ 种，以“词牌”为主要内容的
酒令、滑稽文 １３ 种，占比 ９５． ２％。《申报》每期的
“游戏文章”“迷话”栏目经常提到“词牌”，例如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的“迷话”：“吾扬吴竹西先生擅
为廋词，每作谜，底面俱佳。如‘一骑红尘妃子

笑’射词牌《荔枝香近》。”（罪我 ４）《小说新报》
《游戏杂志》《新小说》等杂志刊载了大量与词牌

有关的谜语、集名游戏，如《小说新报》第二年第

八期刊载的《词牌对》、《游戏杂志》第一期刊载的

《集词牌赠答小简》等，其中仅《小说新报》就刊载

了以“词牌”为谜底的谜语 １２３ 则。谜语、集词牌
等游戏仅需要使用词的曲名，“词牌”“词牌名”指

代清晰，有达意上的优势。这些报刊也不需要考

虑学术背景、历史渊源一类的问题，比词学研究者

更快地接受了“词牌”这种说法。相比于枯燥的

长文、复杂的时事，人们显然更乐于阅读这些轻

松、短小的谜语游戏。晚近报刊促进了“词牌”一

词的传播，也进一步强化了“词牌”与酒令有关的

传统印象。

词学研究者接受“以牌称调”的时间则要更

晚。从整体统计结果来看，在近代词学研究中，学

者更倾向于用“调”来表达词章，频繁使用“词牌”

的学者仍是少数。检阅晚清词学名家朱祖谋《彊

村丛书》《彊村语业》《彊村弃稿》《彊村词剩稿》

《彊村集外词》、王鹏运《半塘定稿》《半塘剩稿》、

况周颐《蕙风词》《蕙风词话》、郑文焯《冷红词》

《樵风乐府》《比竹余音》《苕雅余集》，在称词的

曲调时用的都是“词调”“此调”“调寄”“前调”的

说法，皆没有发现使用“词牌”一词的案例。民国

两大词学研究专刊《词学季刊》所有卷次加起来

共使用“词调”一词 ７３ 次，没有使用“词牌”的情
况；《同声月刊》共使用“词调”４５ 次，“词牌”３３
次，但其中除有 ２ 处为夏敬观所用外，有 ３１ 处都
出自冒广生之手。

民国时期的学者对“词牌”“曲牌”含义的理

解也尚不统一，经常有反过来用“词牌”表示南北

曲乐调，用“曲牌”表示宋词词调的情况。例如吴

梅《顾曲麈谈》第一章第三节“论南曲作法”中第

一个小标题为“词牌之体式宜别也”，正文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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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诸名，备载第一节宫调论内。”（６０）此书所言尽
是南北曲，却将第一节宫调论所收曲牌称为“词

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何嘉《顗斋词话》：

“讵知昆曲中，同一词牌，往往唱法各异。”（４７）也
有用“曲牌”表示宋词词调的，如张尔田《与龙榆

生论云谣集书》：“曲牌名又与《乐章集》相同。”

（１６３）孙人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诚斋
乐府》：“第一首为《归去来兮引》，并不别著曲

牌。”（６５６）说的都是词调，用的却是“曲牌”。
使用“词牌”还是“词调”是一个语言习惯问

题，民国时期已经有一些学者在有意识地区分

“词牌”“曲牌”，有意识地使用“词牌”一词来替

代“词调”的说法。考察这些学者的语言习惯能

让我们进一步理解“词牌”说盛行的动因。冒广

生是民国时期极少数完全采用“词牌”“曲牌”，并

且有意不用“词调”来表示宋词曲名的学者。冒

广生的著作中能够准确使用“词牌”“曲牌”来分

别代指词曲：“然词牌不用‘煞’，吾以曲牌求之，

则仙吕有【后庭花煞】。”（《论艳、趋、乱》２１）观
察冒广生的前后文语境，可以发现在他的文章中

“词调”是指词的宫调，《疚斋词论》“论选调”一

节讲的“调”都是宫调。用“牌”来表示曲名可以

与用“调”表示宫调区分开，能够避免歧义。例如

冒广生《倾杯考》一文：“乐工察其可入何调，即入

何调。故往往同一词牌名，而甲之词谱入某调，乙

之词可谱入别一调。”（《倾杯考》 ３３）这里的
“调”说的都是宫调，如果再把“词牌名”也换成

“词调”，很容易引起读者误会。吴丈蜀《词学概

说》第五章第一节名为“词牌”，第三节名为“词

调”，其中的“词调”指的是宫调。夏敬观《词调溯

源》的“词调”指的也是词乐宫调。以上这些学者

倡导使用“词牌”的主要原因是担忧“词调”也可

以表示宫调，存在一定的歧义，用“词调”专指宫

调，“词牌”专指曲名，表述更为清晰。

这种用音乐理念区分“词调”“词牌”的做法

使“词牌”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今天，很多学

者认为“词牌”一词不能体现词的音乐属性，如刘

尊明《唐宋词调研究》言：“词所依之调已非唐宋

词所配合的歌曲之调，而是由唐宋词调凝固下来

的代表词的形式格律的所谓‘词牌’。”（１）再如田
玉琪《词调学研究的学术空间》言：“它［词牌］的

出现与词调音乐的亡佚有关。”（８０）王骥德《曲
律》早有说明，“牌名”是“调名”的俗称，“词牌”

“词调”是一样的。“词牌”专指词的形式格律是

在近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被赋予的新内涵。

经典著作在语词概念的推广中也起到了重要

作用。１９７８ 年龙榆生遗著《唐宋词格律》整理出
版，其凡例第五、六、七则皆以“每一词牌”开头，

如：“每一词牌，以诸家所最习用者为定格。”（１）
《唐宋词格律》是名家名著，是很多现代词学研究

者的填词启蒙教材。此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又
陆续出现了很多以“词牌”为题的词谱著作。例

如严建文《词牌释例》、陈明源《常用词牌详介》、

袁世忠《常用词牌谱例》、羊基广《词牌与格律》

等，有十余种之多。词谱是爱好者学习填词的最

初门径，这些填词教材进一步推动了词牌之说的

盛行。

结　 语

“以牌称调”最早发生在明中期，人们最先使

用的是“牌名”一词。“牌名”的本义是骨牌名，骨

牌名与曲调名用词趋同，在酒令游戏的过程中引

申为调名。“牌名”是明清两代学者固定使用的专

有名词，“词牌”“曲牌”都是由“牌名”衍化而来，

“词牌”又晚于“曲牌”。晚近以来报刊中的谜

语、集名游戏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词牌一词的流

传，而以《唐宋词格律》为代表的经典填词教材

自上而下地完成了词牌说的普及。骨牌名与曲

名最初的勾连始于偶然，而这种说法得以风行

的根本原因是其满足了人们的表达需要。“曲

牌”更快被接受是由于“曲调”一词存在歧义，人

们缺乏一个专门用来表示南北曲乐调的名词。

“词牌”被引入词学研究也是由于在一些民国学

者眼中“词调”是指宫调，“词牌”的说法能够减

少歧义。

从这样的结论来反观，以牌称调是明清时人

的“俗称”，在语词严谨性上确实有“先天缺陷”。

但是名词概念始终处于发展流变的过程中，今日

的潮流也会变成明日的传统，雅俗关系不是一成

不变的。使用“牌”还是“调”是语言习惯，只要能

够指代清晰、减少歧义，两种称呼都是可以接受

的。“以牌称调”显然也不仅仅是用词问题。词

曲依相同曲调赓和，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极具特色

的门类。从学术史书写、学科独立的角度来说，

“曲”“调”这些说法虽然有更久远的历史，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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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文学体裁也会使用这些词，“牌”这一专有概

念更能展现文体特色，是词曲学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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